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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
———读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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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北京师范大学，北京 100875)

摘 要:在张弓先生的两部修辞学著作，即 1924 年的《中国修辞学》和 1963 年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中，
贯穿着很强烈的修辞发展观，特别是后者，其论述更充分、体系更完整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在修辞学史的研究中，
人们却鲜少提及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及其贡献。张弓先生认为，修辞的科学体系有两个重要环节，一是分类，
二是发展; 而就修辞的发展而言，又有两个重要的视点，一是历史，二是现实。在当今的修辞学( 特别是修辞史)
研究中，重新发现和认识张弓先生的修辞史观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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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弓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学

者，他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
史上继《修辞学发凡》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著
作［1］333。
时下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修辞学史著作几乎

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张弓先生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
一书，也有一些专门以本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。这些
论著对该书的思想与体系、价值与贡献等进行了相当
全面且深刻的挖掘和阐发，但是有一个方面却似乎被

忽略了，那就是几乎贯穿于全书的修辞发展观以及相

关的表述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。在一定程
度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: 如果人们早一点对张弓先生

的观点加以重视并投入实际的研究，那么，汉语修辞

就不会长期处于“无史”的状态了。
本文拟就张弓先生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一书( 以

下简称张书) 所反映的修辞发展观问题进行讨论。为
了能够保持张书原貌，我们用的是原版即天津人民出

版社 1963 年 2 月第 1 版，引语后标注的页码均为本
版次的页码。

一、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中修辞发展观的基本内容

张书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是“发展”，可以看作
该书的一大关键词。
张书认为，修辞方式是修辞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

要方面，而汉语修辞方式有数千年的传统，现代汉语

修辞方式也有一定的体系。书中说: “我们研究这个
体系，必须特别抓紧‘分类’和‘发展’两个方面。‘分

类’和‘发展’是构成科学体系的重要环节。”［2］24下边
就“发展”有这样一段论述: “辞式的发展，要根据汉
语辞式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就辞式的实质、形式的演
变加以具体研讨。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如社会的变
革、发展，说话人、作者的思想认识的提高，思维的精
密化，文化科学的发展，语言本身的因素( 语音、词汇、
语法) 的发展等。而这些方面又往往是彼此相关联
的。”［2］25

我们认为，以上两段话可以看作张书修辞发展观

的一个总的表述。这里虽然是就修辞方式( 辞式) 而
言的，但是结合全书各部分的内容，可以认为是一个

总体性的认识和表述，即:

第一，修辞的科学体系有两个重要环节，或者两

项重要的研究内容，一是分类，二是发展;

第二，就修辞的发展而言，有两个重要的视点，一

是历史，二是现实;

第三，修辞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辞式等实质的变化

以及形式的演变;

第四，修辞的发展有巨大的且多方面的内、外动
因，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原因和如此充分的理由，所

以修辞的发展变化也就有其充分的必然性，而关注和

研究修辞的发展也就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
那么，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形成一

个完整的发展链条的呢? 张书第四章《现代汉语修辞
方式总说》中第一个讨论的问题，就是“汉语修辞方
式是劳动人民创造的”。该部分通过大量的例证，对
一些主要修辞方式在古代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举例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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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无疑都是“史”的内容。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
论:“我们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观察古代民间文学的
各种作品的语言，就可以有这样的认识: 现代汉语大

多数的、重要的修辞方式确确实实是继承劳动人民群
众的修辞优美传统而加以发扬的，是在现实社会新条

件之下，在现代汉语本身新条件之下加以发扬

的。”［2］79

这实际上说明了对于现代汉语修辞发展的一个

基本认识: 继承古代，在现代的社会和语言条件下发

展变化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作者一直特别关心每种修辞
方式的历史，同时更关注它们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与

变化。这应该是张弓先生修辞史观的重要出发点和
归宿，也是其修辞发展观的核心内容。
张书第五章《现代汉语修辞方式分说( 一) 》中，

最先讨论的是描绘类的比喻，其中有一小节的题目是

“比喻式的发展”，下边有这样一段说明: “比喻式是
汉语修辞传统中重点辞式之一。历代劳动人民在劳
动和斗争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精确、鲜明、生动的比
喻。我们研究修辞，应当注意民族语言比喻辞式的传
统( 历代比喻的取材、比喻的精神等) ，但另一方面更
重要的是注意现代汉语修辞比喻的新发展。研究修
辞的新发展，是有实现意义的，对修辞实践有重要的

关系。一般修辞论著对修辞方式的发展不大注
意。”［2］99 － 100

由这段话，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:

第一，重申了上述第二点，即张弓先生对汉语修

辞有两个重要的关注点，一是历史，二是现实，并且把

二者关联起来，而这就构成了其修辞发展观的基本框

架。
第二，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立足点是现代汉语

修辞现象的新发展，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，因

为这有现实意义，就是可以指导当下人们的修辞实

践。
第三，提倡关注修辞新发展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

那就是人们一向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，因此从修辞研

究的角度看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。
该书体系由三大部分构成，即语言因素与修辞、

修辞方式与寻常词语的艺术化、修辞与语体［2］291，而
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在这三大部分中可以说是一

以贯之，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。
以上引语都是从第二方面，即修辞方式入手立论

的，以下我们再简单说明由另外两方面论述所表现出

来的修辞发展观。
第一方面，张书第 23 页说:“为了更好地完成‘研

究现代汉语修辞和汉语各因素的关系’这项任务，必
须对词汇学、语法学、语音学的知识体系充分掌握，必

须对现代汉语各因素的发展情况随时掌握。”这里实
际上提示，就语言因素与修辞而言，所谓发展，其实涉

及两个方面: 其一，各个因素的具体发展变化情况，因

为修辞以这些因素为手段，它们的发展变化其实也就

是修辞手段的发展变化; 其二，修辞手段的变化必然

引发修辞现象本身的变化，所以一些修辞现象的变化

可以而且应该从语言因素( 手段) 上寻找原因。
张书第三章《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和现代汉语修

辞手段》的第一节《现代汉语词汇同义词和修辞手
段》中，在讨论了各种同义形式及其在修辞文本中的
使用后，专门有一小节讨论“词义的发展和词的新的
同义关系”，下边指出: “由于社会的变革，由于词语
本身的变化发展，由于说话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，而

词语的含义和色彩也有所发展; 因此各词语间自然发

生新的同义关系。”下边列举“骄傲”“吹嘘”和“纷
繁”为例予以说明，最后强调“考虑选用同义词，必须
注意现代汉语词义间的新同义关系”［2］35。
类似的表述再如“我们应该根据发展观点，把

‘词的代替性的转义’和‘代替辞式’辨认清楚”［2］120。
第二方面，如公文语体部分第二项内容是“公文

语体的演变”，而其他对各种语体的介绍和讨论，虽然
没有这样的名目，但是也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，比如

232页谈到，“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书面语体中的文艺语
体，不仅小说、戏剧方面口语成分逐渐加多，就是诗歌
也往往采用口头语体的语言形式，韵调自然，情味亲

切。通俗科学体也常常采用口头语体的语言成分。
……政论中口语也日益加多，这颇有利于宣传鼓动。
就是公文体，本来是最少应用口头语体的语句的，现

在也有些地方参用了。显出新的风格”。
至于不同语体的形成，张书中有这样的认识:“各

民族语言由于交际的内容、目的、场合以及说话对象
的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语体( 在历史过程中形

成) 。”［2］27

按，正是这种“在历史过程中形成”的观念，使得
张弓先生对修辞的历史发展变化格外关心，而早在

1925年出版的《中国修辞学》中，他在“总说”部分就
安排了“中国修辞的进化观”一节，把以往中国修辞
的演进分为两个时期，即春秋战国时期的“辩说期”
和汉以后的“辞章期”，实际上已经构拟了一个简略
的中国修辞史，被称之为一个重要的开创［3］79。

二、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中有关修辞发展观的具体阐述

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有很多具体的部分以“发展”
为讨论对象，是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直接、具体阐
述。总体而言，它们基本都立足于当下，具体而言大
致有三种表述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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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种是关于发展变化的简明扼要说明。这种
情况最多。例如:
“以上各例中，这些声音的描拟都是成为一段情
节里的一个‘点’或一条‘线’。现时劳动工具的声音
的描拟渐渐加多。”［2］55

“现代汉语，更广泛地应用。形式方面，有短语句
与长语句的对偶，音节一般明朗，但不拘束于平仄相

应的老规矩。内容，大多反映生产劳动、群众斗争的
情况。”［2］144

“现代汉语，复句分句排迭( 因果、让步、条件、时
间等复句的偏句的排迭) 特别发达。这样的情况反映
出思维的精密性，反映事物的复杂的因果关系。”［2］155

在“夸张”部分“夸张式的分类”下，列出三类，其
一是“数量、性态、质量的夸张”，其二是“把不可能的
说成可能的”，其三则是“破除迷信，压倒神仙，藐视
神仙，嘲笑神仙，表现劳动人民群众的改造世界的伟

大力量”，后边用括号注明“这种夸张方式是“大跃
进”以来新发展的”［2］118。
第二种是结合原因进行说明。例如:
第四章《现代汉语修辞方式总说》中讨论的第三

个问题，是“修辞方式分析研究的项目”，其中第八项
就是“辞式的发展”，并有一个简短的说明: “由于社
会的发展、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，由于语言本身因素
的发展，现代汉语各种辞式也就有新的发展，在形式、
实质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特点。”［2］81

接下来，书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现代汉语比喻辞

式有了显著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:

( 甲) 选用科学术语词作喻体材料，使比喻内容

特别精确、新鲜。
( 乙) 运用一系列的各种喻体来分别形容这一个

本体的各方面属性，使比喻内容精密化。旧时的比喻
早有这种辞式，但新的比喻，内容的逻辑性更强，各喻

体间有一定联系。
( 丙) 比喻的动态化，反映社会的动向。有的深

刻的比喻具有历史的内容，特别是政论语体运用动态

的比喻，有许多是通过一定喻体，显示历史的变化发

展过程［2］100 － 102。
“代替式”下第 6 小节是“代替式的发展”，下边
主要谈到，“由于社会的发展，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发
展，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代替式有新的发展。现今
代替式表现新的特点”。具体则谈到以下几点:
( 甲) 对正面典型人物或先进单位的专名加以公

名化( 以专名代公名) 的越来越多。
( 乙) 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“我”代替劳动群

众［2］125 － 126。
第三种是结合对照的历史，对现代汉语修辞的发

展作进一步的说明。例如:
汉语对照式，过去许多是平面的铺叙，

偏于形式的装饰，现在对照式，要求鲜明、尖
锐，要求高度思想性，要求具有对事物的评

价意义。尖锐是基于对事物矛盾的深刻认
识，鲜明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和运动过程的透

彻观察［2］136。
本式( 迴环式) 从古就有，现时特别发

达。但过去的迴环式，许多偏于形式的迴
绕，如‘回文’; 现时的则表现高度的思想
性，揭示事物的辩证的真理［2］150。
不过汉语过去的幽默和现在的大不相

同。过去大多是在个人问题上发出滑稽趣
味，现在的幽默往往表现社会矛盾的尖锐

性，表现对敌人的强烈战斗性。现代幽默式
还有一种新特点，就是对自然的嘲笑。这种
幽默反映劳动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乐观主

义精神，表现生产斗争过程中藐视困难的态

度［2］195 － 196。
过去的双关式大多表现个人的情思，如

六朝民歌大量运用双关式，表现男女的爱情

相思，现在有很多用于表现政治生活等方

面，应用的范围扩大，作用扩大，发挥了双关

辞式的战斗作用［2］205。
对于现代汉语中修辞形式的发展变化，张书既着

眼于“形式”，也着眼于“内容”和“实质”，甚至于“精
神”。比如上引关于比喻的三个新特点，前两点大致
是就形式而言的( 喻体材料的增加、同一比喻中喻体
数量的增加) ，而后一点则是就比喻的内容或实质而

言的( 如作者所说，“有许多是通过一定喻体，显示历
史的变化发展过程”) 。类似的例子再如:

汉语引语式，从古就大量运用，但过去

的引语式和现时的有很大的差异。过去的
引语，用典往往是偏于因袭方面，偏于消极

保守方面; 现在( 时) 引语有积极灵活性，结

合实际，根据发展观点，对老话、现成话加以
改造革新。
现代汉语引语有新的发展。一面继承

现成话的优美的传统格式，一面改变它的内

容，这样就能够正确反映新事物、新思想，并
且对群众起很大的感染作用。大略说来，现
时现成话的革新创造，有后面一些方式: 改

变色彩、扩大数量、倒反原语、镶嵌解释语等
方面［2］190。
不过，涉及内容或实质，有时就易于虚泛而不具

体，前边的一些引述中大致就能够看出这一点。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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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:

过去的层递式，往往是无目的的描叙，

作形式的推演; 现今层递( 或说影响或明层

次) 都表明一定的社会实际意义［2］158。
有时，书中虽然没有“发展”这样的名目，但是仍

有发展之实。比如第 109 页谈道: “现代汉语仍然大
量运用这种较物式，但精神不一样，往往是借自然景

物以衬托社会情感，衬托人民斗争意志和革命精神，

衬托劳动成果和英雄品质等等。这和旧社会的较物
式以外物衬托个人的离怀伤感迥然不同。”

三、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当代实践

汉语修辞发展观，当然与汉语修辞的发展变化最

直接相关。这里我们想就三个概念，即“汉语修辞
史”“现代汉语修辞史”和“当代汉语修辞”，来进行讨
论和说明。
先说第一个概念“汉语修辞史”。
张弓先生在修辞研究中，具有特别强的史的意

识，而这正是他的修辞发展观的具体体现。一些比较
普遍而又普通的现象，在张先生眼里，都有可能成史。
比如，张书提到，“‘比’和‘兴’是汉语修辞的重要的
传统手法，历代有许多文人学者对比兴手法问题做了

探讨、考索、分析，见解不一致，说法有出入。整理汇
集起来，可以成为一部‘比兴论’的发展史”［2］95。这
样的内容虽然属于“修辞学史”的范畴，但是如前所
说，早在 1924 年的《中国修辞学》中，他就曾构拟过简
略的中国修辞史，开了汉语修辞史的先声。另外，《现
代汉语修辞学》中涉及修辞发展部分所用的方法，也
是值得总结和遵循的。郭焰坤在讨论修辞史的宏观
研究及其方法时提到以下三点: 一是思维方式演变与

修辞现象的演变，二是审美观念演变与修辞现象的演

变，三是价值观念的演变与修辞现象演变［4］。如果比
照郭氏所论以上三个方面，就会发现，张书在很多地

方正是从这些角度切入的。
然而，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，“修辞史”却一直是

一个陌生化程度很高的名词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人

们对相关的研究一直用“空白”或“缺位”来形容。比
如，于广元说:“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可以说还几乎是空
白，这也是很不平衡的。”［5］吴礼权也说: “汉语修辞
史研究长期处于缺位的现状，不仅是汉语修辞学研究

的缺憾，也是整个汉语史研究的缺憾。”［6］

1990年，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发表《希望有
人写中国修辞史》一文，发出了这样的呼吁:“至于修
辞史呢，希望也会有人肯动笔写，以填补这一空

白。”［7］过了 5 年，到 1995 年，另一位著名修辞学家袁
晖先生还在发出同样的呼吁，发表了《时代呼唤着汉

语修辞史的诞生》一文［8］。
这种修辞学史的研究与修辞史的研究严重不对

称的局面，即一边是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兴旺发达，

而另一边则是汉语修辞史研究的几乎完全空白，直到

进入 21 世纪后，随着于广元《汉语辞格发展史》( 吉
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) 、吴礼权《古典小说篇章结构
修辞史》(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5 年) ，以及宗廷虎、陈
光磊主编的三卷本《中国修辞史》( 吉林教育出版社
2007 年) 等的先后问世，才有了初步的改观。
我们感到奇怪和遗憾的是，早在 1925 年的《中国

修辞学》中就已经初步明确，而在 1963 年的《现代汉
语修辞学》中又进一步强调，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初步
研究的修辞史思想和实践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人们

的注意和重视? 相对于张弓先生的其他修辞思想和

论述，比如语体研究，用濮侃先生的话来说: “在张弓
先生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里，可说是‘一枝独秀’，而
在今天的修辞园地里，已是百花争艳了。《语体论》
( 1987) 、《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》( 1989) 、《法律语体
探索》( 1991) 等著作和论文，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
上都令人瞩目。目前语体学不但研究的人多，而且研
究得很具体，很实在，也很受社会欢迎。语体学的新
体系正在建立，语体学的新流派已在形成之中。”［9］如
果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和修辞史思想也能像他的

语体观和语体思想一样，早日引起人们的关注，那么，

汉语修辞史也应该早已由“一枝独秀”到“百花争
艳”了。
站在今天的立场，我们无疑可以说，张弓先生的

修辞发展观和修辞史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，也超越了

同时以及后世的多数学者，而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张书

以及张先生修辞思想应该有的一个角度和高度。
再说第二个概念“现代汉语修辞史”。
这是笔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。1992 年，我们

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研究［10］，后

来，我们把这一研究领域及内容概括为“现代汉语
史”［11］。在考虑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内容时，我们在诸
多方面中提出了一个“条”的研究，即以语言的不同
要素及某些相关的内容为对象，考察其在整个现代汉

语阶段的发展变化，由此就可以形成一些单项的史的

研究，其中就包括现代汉语修辞史。我们的设想是，
所有这些单项的史合在一起，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

语史。
我们初步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义为: 以现代汉语

各种修辞现象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

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。现代汉语修辞
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各种修辞活

动和现象的发展演变，分析和解释造成其发展演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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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及外部原因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

律加以总结，并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［12］。
我们提出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概念，虽然主要是基

于现代汉语史的构拟布局，但是也正与张弓先生的修

辞发展观相符合。张先生在研究现代汉语修辞时，有
非常强的史的意识，经常能够从史的角度来指出变

化，明确发展，从而加深和拓展人们对现代汉语修辞

的认识以及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，所以实际上已经在

做现代汉语修辞史的工作了。
那么，既然已经提出汉语修辞史的概念，并且使

之变成了现实的部分研究成果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提

出一个现代汉语修辞史呢? 上述现代汉语史的内容

布局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，但却远不是全部，我们

还曾就“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”进行过讨论［12］。总体
的认识是:

汉语修辞发展到现代汉语阶段，与此前的古代汉

语以至于近代汉语修辞相比，有了非常大、非常明显
的变化，有许多新的修辞方式( 比如受外语影响而产

生的一些) 在古代和近代的语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。
而所有这些，都使得本时期的修辞有了一系列非常明

显的阶段性特点，因此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

域进行专门的研究。
在我们的《现代汉语史》(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

年) 中，修辞单列为一章，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

关注并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，从而使真正的现代汉语

修辞史得以建立，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方面发扬

光大了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以及修辞史观。
最后再说第三个概念，即“当代汉语修辞”。
时下，“当代汉语”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

的学术概念，我们曾经对它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讨论，

主要的认识是: 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可以概括为

三个着眼点: 着眼于语言事实，着眼于语言研究，着眼

于语言应用; 它的时间范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

时期重合; 它与现代汉语是包含关系，即属于整个现

代汉语的一个下位发展阶段［13］。
当代汉语的研究中，当然包括当代修辞的研究，

并且由于当代修辞与语言各要素的使用及其发展变

化以及修辞自身的发展变化有远超过以往的空前密

切的关系，所以有理由成为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心

甚至是关键。前边在讨论第二个概念的时候简单提
及现代汉语修辞巨大的发展变化，而真正丰富多彩的

则是当代汉语的诸多修辞现象。当代是一个修辞活
动最为活跃的时期，因而当代汉语修辞也有非常丰富

的共时以及史的内涵。
我们曾经以引用为例，讨论过旧有辞格在当代的

发展变化［14］，并且就此延伸，进一步指出:“这些旧有
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对汉语的构词形式、语法结构
及表达方式等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而它们本身也成

了新时期汉语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因此，我们
认为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，必将为古老的修辞学开辟新

的研究领域，并使之更具活力，也更有时代气息。”［15］

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

那就是关注当下，关注身边正在发生、正在进行的变
化，而当代汉语修辞观正是这一修辞发展观的合理延

伸，或者说是它的当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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